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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广州籍的太太说过
“盆菜”，但一直没机会在广东品
尝，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好在七八年前，多伦多有中
餐馆推出盆菜宴，我们就迫不及
待一试。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
上，大家庭十多人冒雪来到粤菜
馆。放眼望去，三四十桌人都在
吃热气腾腾的盆菜，蔚为壮观。
我与两个“香蕉人”儿子都是第一
次见到如此阵仗，惊叹不已。每
个桌上都有一个巨大的铝盆，五
彩缤纷的美食堆得如山高，十种
菜肴层层相叠，寓意“十全十美”。

我对不锈钢大盆感到特别好
奇，侍应解释：“很早以前的盆菜，
都是以木盆盛载，现在大部分都
改用锑盆，或者陶瓷煲，方便食用
前加热。”他还说，过去乡下每逢
喜庆节日，比如新居入伙、祠堂开
光、新年点灯、春节，等等，就在空
旷的地方聚餐，配以木台木凳，以
木炭加热，大家围着热烘烘的盆
菜，边品尝边庆祝，盆菜就有了

“团团圆圆”的意思。
大家欣然逐层开吃，由上至

下，越吃越有滋味。先品尝名贵
的鲍鱼、海参、大虾，然后吃贵妃
鸡、烧鸭、鲮鱼球、西兰花。末

了，再吃最下层的焖猪肉、冬菇、
枝竹，它们完全吸收了汤汁，十
分入味。

酒醉饭饱之后，打道回府。
齿颊留香之际，上网查询盆菜的
详情。原来，盆菜是东莞市长安
镇、香港新界的围村原居民的传
统食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
关它的起源，有好几个版本，其
中有一个似乎比较靠谱——与南
宋君臣逃难至香港及华南一带
相关。相传，文天祥被元兵追
杀，横渡伶仃洋，逃亡至东莞一
带，由于天色已晚，众将士又饥
肠辘辘，当地村民同情他是忠
臣，用仅存的猪肉、萝卜，加上现
捕的鱼、虾做饭。但在仓促之
间，村民找不到足够的器皿盛载
食物，只好拿木质面盆盛菜，将
士围盆而食……

第二次吃盆菜，是在去年的
除夕。转眼间，大儿子毕业已工
作两年，小儿子正在读大四。那
时，多伦多的新冠疫情严重，处
于封城阶段，纷纷宅家工作、上
网课，所有餐厅都不准堂吃。华
人酒楼各出奇谋，推出多种外卖
庆祝春节，象征“美美满满”的盆
菜突围而出。

我们也凑热闹，预订了六人
份的盆菜。大年夜的傍晚，去餐
厅取回盆菜——用陶瓷煲所载，
色 香味俱全，全家四口大快朵
颐。也许，两个儿子都是“大胃
王”的缘故，半小时不到，盆菜一
扫而光。最后，我只好煮乌冬面，
捞盆菜汁，才把他们俩喂饱。

最近，两个儿子回家过节，小
儿子又提及盆菜，听得大伙垂涎
三尺。哥俩一月初都要回美国上
班，春节不可能再回来，全家吃不
到团年饭了。我号称“半个食家、
半个厨师”，会煮广东菜、上海菜，
拍着胸脯说自己煮盆菜，时间就
定在元旦前夜，庆祝跨年。

夸 下 海 口 后 ，立 即 悄 悄 上
网，看了好几则广东名厨的视
频，他们烹饪盆菜的秘诀大同小
异。盆菜是一种杂烩菜式，以炖
煮为料理手段，用料并无特别规
定，一盆菜里可荟萃多种食材，
共冶一炉，百菜百味，基本原则
是“和味、美味”。考虑到用餐人
数较多，我决定做一个盆菜和一
个什锦蔬菜煲，各有十种食材。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开
篇就强调食材的重要性：“大抵
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

办之功居其四。”可见，选材要占
美食的四成之功。我要做两大
盆，需要二十种菜，选材就更加
重要了。我与太太提前一天去
采购，精挑细选，随机决定。

那 天 早 餐 后 ，我 就 开 始 忙
碌。晚上六点，七人准时就餐。
当“热辣辣”的盆菜和什锦蔬菜
煲上桌时，大家都傻眼了，尤其
是两个儿子的女友，都是第一次
见到声势浩大的盆菜，纷纷点
赞。大伙先让手机“吃个饱”，瞬
间传到社交媒体上，我也借机好
好“威”了一下。

年过八旬的岳母率先举筷，
品尝鲜虾，入嘴后即说：“调味不
错！”她可是老广东，吃过不少美
食，要得到她的认可，实属不易，
我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
其实，盆菜的调味十分讲究，古
代是采用传统方法炮制——主要
是南乳、面豉酱；近代的盆菜大
多用豆瓣酱、头抽、南乳来烹制，
绝不添加味精。考虑到年轻人
并不喜欢南乳的味道，我用了豆
瓣酱、老抽、蚝油来调味。

大家先吃最上层的鲍鱼、海
参、大虾、新鲜带子，再吃走地
鸡、猪舌、冬菇、西兰花，最后吃

底部的猪蹄、芋头。并以法国红
酒、加拿大冰酒佐餐，可谓中西
合璧。

太太说什锦蔬菜煲也是可圈
可点，大伙也有同感。我用土
豆、绍菜、红萝卜做底，再加蘑
菇、木耳、金针菇、鱼丸、枝竹、豆
泡、粗面条。关键是用清蒸走地
鸡的汁做调料，鲜美无比。

众人大饱口福，赞不绝口。
两个小时才用完餐，消灭了一大
半菜肴。岳母抹抹嘴，给盆菜打
了九十分，大儿子问还有十分去
哪儿了。她说海参爽脆上口，但
不够软嫩，不太适合老年人，果
真姜还是老的辣！泡发干海参
是烹煮的最重要步骤，也是最花
时间的工序，我前后用了四天。
由于采用的是冰块泡发，就有爽
脆之效；如用冷水泡发，才会有
软嫩之效。

岳母对我太太说：“我看这
样吧，年夜饭也来这里吃盆菜，
再叫上你家姐一家, 人多热闹，
来个盆满钵满过大年。”

太太频点头，我说：“到时替
换 上 发 菜 、猪 手（寓 意 发 财 就
手），一定记得用水发海参。”

大伙拍手叫好。

《粤秀峰晚望同黄香石诸子》其
一，是清代诗人谭敬昭的一首七绝，
收入其诗集《听云楼诗钞》。2006年
被选入高考语文广东卷，遂引起广泛
关注。诗曰：“江上青山山外江，远帆
片片点归艭。横空老鹤南飞去，带得
钟声到海幢。”短短四句，却如小品文
一般对生活的某个片刻进行了灵动、
审美的表达，充满了禅意和韵味，给
人妥帖、舒畅之感，引发无限遐想。

粤秀峰即越秀山，亦称粤秀山、越
王山，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海拔70米，
属白云山之余脉。由主峰越井岗及周
围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
鱼头岗等七个山岗和三个湖（东秀湖、
南秀湖、北秀湖）组成。越秀山是古代
的海上战略要地，山顶上建有镇海楼，
为广州的城市标志之一。

越秀山上文物古迹众多，消失在
历史洪流里的有越王台和老广们记
忆深刻的观音阁等。观音阁原叫做
万寿寺，明朝永乐年间，都指挥使花
英到越秀山万寿寺处拜佛，彼时万寿
寺庙小地窄，且位处山林之中，来往
困难。花英扩建此寺，改称其为观音
阁。到了清代，观音阁又经过多次整
修扩建，规模变得更大，后观音阁成
为广州除六榕寺、光孝寺等寺庙外又
一香火鼎盛的庙宇。因山上有观音
阁，当时的广州市民称越秀山为观音
山。因此，诗最后一句中的钟声首先
应为观音山的钟声。

谭敬昭（1794—1851），字子晋，
又字康侯，号选楼，生于清乾隆五十
九年（1794），广东阳春人。一生博览
群书，勤于文学著作，尤精歌赋，其诗
词闻名岭南，幼年著诗集《趋庭》《闻
韶》。青年著《答客难》《七稽》等堪

称于时，乐府尤为出众，与张维屏、黄
培芳一起称“粤中三才子”，又与林联
桂、黄玉衡、黄培芳、张维屏、吴梯、
黄钊等合称“粤东七子”。晚年著有
《听云楼诗钞》《词钞》。咸丰元年
（1851）卒于任，终年 58 岁。诗友张
维屏为其写《墓志铭》道：“其官弗
延，其年弗延，其人则传，其形归于幽
阡，其神游于阆风之巅，而比肩乎列
仙。”本诗题中有“同黄香石诸子”，
其中就有知己黄培芳，或许还有张维
屏等相伴。

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晚望”
诗，却丝毫无伤感之态，也不写古，只
写偶得的观赏片刻，洁净清爽。全诗
大意为，诗人登上江边的青山远眺，
看到沐浴在夕阳之中的片片远帆，天
空中的“老鹤”横空向南飞去，将钟声
带到了海幢寺。不说钟声远播或观
音山与海幢寺的钟声此起彼伏，偏说
老鹤带着钟声到海幢，这种大胆的想
象和特殊的手法，让读者心中产生许
多柔和及闲逸之情，画面也颇具动
感，可谓不着一字而风流尽出。

传说珠江南岸从前有座叫做万
松岭的山，附近有一座寺庙，南汉时
称为“千秋寺”，明末改为寺院，称作

“海幢寺”。海幢寺历史上与光孝寺、
华林寺、六榕寺并称“广州佛教四大
丛林”，又以其一千多年历史的高龄，
为“四大丛林之冠”。如今位于广州
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和南华中路之间，
环境清幽、园林优美，寺内曾有“古寺
参云、珠江夜月、飞泉卓石、海日吹
霞、江城夜雨、石磴丛兰、竹韵幽钟、
花田春晓”八大景点。“海幢”一词，
源于佛家典故“海幢比丘”，借“海幢
比丘潜心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成

佛”之意。比丘，即佛家的和尚。寺
庙命名为“海幢”，借以勉励信众，学
习海幢比丘，潜心修习佛经，最后得
道成佛。诗里的“带得钟声到海幢”
中的海幢，即海幢寺。它描写了老鹤
自北向南腾起飞去，方向恰好是海幢
寺，而诗人相信它能把观音山上的钟
声带往海幢寺去。

整体上看，全诗结构上由山而
江，由江而帆，由幢而鹤，由鹤而寺，
黏连穿通，浑涵一体，浩渺之江水，秀
美之山峰，徜徉之归舟，仙心之老鹤，
彼岸之寺庙，融溶一起。山水的“仁
智”之征，鹤寺的佛道情怀，都作为诗
性修养和思想底蕴，自然渗透出来。

在古代，文人往往集诗人、批评
家于一身，如谭敬昭在《听云楼诗
钞·自序二》中就曾说：“余自八九
岁学声律，日课数诗或数十诗，岁
不下千首，不足存也。十二三以诗
闻于当道，年二十而诗小成，二十
五而诗成。然求合于古人，惟恐不
合也。三十前后始能离古人以自
立。回念畴昔，倚马得句，对客挥
毫，斗酒百篇，扣钵立韵。或奖借
巨公传播旗亭见重一时者，及今日
自视颜汗而心愧也滋甚。”足见他
的诗才，以及其对自己作诗的严格
要求，学习古人但不泥古。番禺黄
乔松赞其“为诗不烦攻苦，如风水
相遭，自然成文”，则是对其诗风
的评价。以此诗为例，全诗笔法简
练，干净爽朗，风韵天成，虽无盛
唐诗的雄豪之气，却也脱离了晚唐
诗的字雕句琢和小家碧玉，不言愁
绪，不伤时事，饱览山水中内蕴诗
心，舒缓优雅间见得意境，端的是
一首好诗。

有一个喜欢读书的朋友，说他经常对感兴趣的书
要看好几遍，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标上拼音，不理解
的词要查词典后备注出来，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阅读
者。也不知是不是一丝不苟的习惯培养了他，整个人
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种靠谱的气质，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总是很容易就能生出信任来。

自以为自己也是个爱读书的过来人，读书读到这
么精致的程度，却是从来没有过。上学的时候经常在
课堂上一边偷看闲书，一边兼顾着听课，养成了一目
十行的阅读习惯，一副快马加鞭的节奏，读到酣畅处
由不得着急先去翻看结尾，再返回补上前情浏览。这
样一来，看似读了很多书，常常不过图了个快意恩仇，
沉淀下来的东西多是大块状的：诸如实在动人的情
节、实在令人惆怅的调性、实在令人动容的故事、实在
难能可贵的品质、实在奇异独特的人物，等等，细节性
的东西基本都筛掉了，至于遣词造句什么的所剩无
几。

正因为这样，私下里常有“读了很多书也没有过
好这一生”的感叹。也模仿过朋友那种仔细阅读法，
不懂之处绝不一带而过，而是学懂弄通，发现很难坚
持，习惯是大于理性的，人太容易忠于自己的习惯
了。好在博阅也有博阅的好处，读过一些书虽比不上
行万里路的见识，但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还是会有
一定的提点，遇上某个关键的时候，疑似在哪本书上
见过的那么一句话就会跳出来提醒自己，遇上现实中
的事与疑似在哪本书上出现过的一个情节类同，会给
自己传递一种安心的信息，仿佛早已了然于胸，于是
做人做事不那么容易执拗，好歹多了一份从容。一个
杂食动物吃的时候经常嚼不烂，其实也无妨的，那味
道吃过了总是会留有些微的记忆。

年初旅行的时候，每晚睡前我还是习惯性地拿一
本书翻看，闺蜜看了大为震惊，她说无法想象我怎么
出门还会带着书，而且还真的是在看纸书。我们这些
年见面少，所有往来都是电话里的问候，或者微信里
的照片，鲜有近距离的了解，旅行期间居于一室，她才
发现我依然这么古董，我也同时被她的震惊震惊到
了，原来读书早已是个不那么日常的事情了。手机横
行信息爆炸的年代，读书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像古
早的爱情，纵然人们相信它的美好，但却不大愿意投
入全身心的精力了。

毕竟比起短视频的开怀、网络爽文的痛快，花费
很多时间和精力读一本长书，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
深入阅读甚至是伤神的。所以，爱读书的人图个什么
啊？这个问题，我有一次问过一个很爱写诗的同学，那
是一个长年累月爱读书的人，他说：心静啊！因为读书
而心静，也因为心静而读书，这大概是喜欢读书的定律，
有点儿“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

读书是有用的还是无用？说无用是从来难有立
竿见影的效果，说有用是天长日久的阅读，真的会改
变一个人很多，是渗透式的改变，不知不觉的，不知道
哪一天能收获顿悟、觉醒、启发、清醒一类的灵感；也
可能终究不实用，仿佛薛定谔的猫，有用或者无用就
那么渐次叠加着，只有打开盒子的一瞬间，才知道那
些读过的书究竟有没有变成灵力，注入到一个人的思
想和做派中。

好书者自从在书本上开了窍，阅读便成为其自行
构建的一条行走世界的副通道，在其中自得其乐、自
圆其说、自我成长。反正吧，久读会成习惯，习惯能成
自然。

正值广州降温，气温剧降，
竟喉咙嘶哑，无力发声，萝岗朋
友寄来“三宝扎”，曰：可当茶
煎，亦可煲汤滚粥。此物食用润
肺生津，理气祛火。

谨慎打开，见陈皮裹橄榄，
再用禾秆草扎绑陈皮、以粗盐腌
制罐中。经过盐粒腌制的陈皮
已成深褐色。陈皮的果香、橄榄
的咸香、禾秆草的糯香合而为
一，完美地散发着陈香。

新会陈皮，久负盛名，咸榄
更是家喻户晓，唯有禾秆草却不
知，初看以为是杂草。上了年纪
的黄埔人告诉我：这草使用可扎
成草人驱鸟雀、可扫尘掸灰，旧
时亦拿来燃烧取暖。

“老广”谈论禾秆草：“识佢
就系宝，唔识佢就系草。”广州
常年气候湿热，不少家庭有居家
备“三宝扎”的习惯。黄埔又有

“禾秆冚珍珠”之说，意思是以
毫不值钱的稻草掩盖贵重珍珠，
寓意不显摆，外表看不出。相对
于普通食用品而言，禾秆草属于
廉物。

黄埔变化巨大，当年被称
为“西伯利亚”的涂滩和蕉林
已被生物岛、黄埔港、知识城、
科学城所替代，今非昔比。富
豪的传说像一阵阵风一样在村
民中私语，但本地人依旧讲究
实惠，吃大排档，买打折商品，
低调消费。

珍姐公司里有位极具代表
的清洁工梁姨，平日里任劳任
怨。她把职员随手放的空瓶子、
空纸箱收集起来卖。

有时她劝小伙子：“靓仔，你
吃完饭，外卖盒不要放纸篓，这
样办公室会有阵味道。”同事们

大都不理会，冷冷地敷衍，过后
继续放入纸篓。

有一天，来了个新同事。新
同事随手把纸箱捆起来送到茶
水间给梁姨。

梁姨很高兴，关心地问：“靓
女，你是不是住在地铁口靠近士
多店的那栋楼？”

靓女说：“对啊。”
梁姨又说：“旁边那几栋楼

是我的，要不你搬过来，我平点
租给你，平时我屋企煲汤，拿给
你喝也方便。”

靓女自然感动得一塌糊涂，
省了房租，还有免费的汤水滋
润。

黄埔有不少这类故事。
肥婆娟在大沙地附近开了

三 家 粥 粉 店 ，平 日 里 穿 着 朴
素，像个工人忙前忙后，客人
来时以为她是服务生，对她吆
吆喝喝，她也笑眯眯地左右逢
源。也只有经常帮衬的人才知
道她在村里盖了三栋楼，每栋
楼七层，收的租金老早可以安
享日子，但她依旧经营打理，
添加收入。

还有不少穿梭在小区的“扫
地僧”，一样是深藏不露。

我曾经好奇地问一位收租
婆：“婆婆，为何你穿着保洁
服？”她抬起头眯着眼望向阳光
下的高楼大厦，自豪地说：“我
从小在这里长大，希望它干干净
净。”

我的心弦突然被弹奏起
来。贵而不显，华而不炫。珠水
辽阔却静水深流，黄埔人勤劳务
实又低调，“禾秆冚珍珠”也是
在提醒我们善待身边的每一个
平凡人吧。

放眼望去，三四十桌人都在吃
热气腾腾的盆菜，蔚为壮观。我与
两个“香蕉人”儿子都是第一次见
到如此阵仗，惊叹不已

盆满钵满过大年 □孙博[加拿大]

因为读书而心静，也因为心静
而读书，这大概是喜欢读书的定律

久读成习惯
□武桂琴

1982 年，上级决定出一套
《中国风物志》丛书，每个省都
要出一本有分量的分册。于是
任务落到我们花城出版社文化
编辑室身上。当初设想以简洁
生动的文字，系统地介绍广东
的地理、历史、名胜、名人，等
等，编成近百年来第一部广东
风物的古今总览。室主任曾定
夷亲任该书责任编辑，请徐续
先生撰写名胜古迹部分。该部
分共收入广东 130 多个名胜古
迹，图文并茂。

排好版式后，有几位其他
编辑室的同事看到名胜古迹部
分的头条是越秀山。出于关心
这部重点书就议论起来，有人
说这 130 多个名胜古迹的排列
顺序应考虑政治意义，比方说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旧址这些应放头
条；也有人提出，应以笔画多少
为序。但更多人认为应把最有
影响力的名胜放在头条。那谁
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名胜？有人
说是南越王墓，有人说是孙中
山故居……议论异常热烈。

我对越秀山情有独钟，我发
表意见说：我认为编者把越秀山
放在头条是对的，一是越秀山历
史悠久。广州历史三千年，周朝
的楚国把此地称为郡亭，在越秀
山麓，林木掩映下的石牌坊上有

“古之楚庭”四个隶书体文字。
楚庭就是广州最古老之名了。
到秦始皇时，广东称南海郡，直
到三国时代才叫广州。越秀山
见证了这一切沧海桑田。二是
作为公园，越秀山面积达 87 万
平方米，为广州之最。不但林木
苍翠，风景秀美，园内还有古城
墙遗迹、中山纪念碑等众多历史
名胜。三是从元代开始，多次评
选羊城八景，越秀山均榜上有
名，有哪个景点有此殊荣呢。四
是越秀山是获得古今诗人捧得
最多之名胜，如宋之问、崔子
向、陈恭尹、丘逢甲等，都留下
不朽诗篇。杨万里的名句“越王
歌 舞 春 风 处 ，今 日 春 风 独 自
来”，文天祥的“登临我向乱离
来，落落千年一越台”，均是咏
越秀山的越王台的。

听了这番评议，众人都表示
认同：越秀山放头条当之无愧。
《广东风物志》历时两年多认真
编撰，1985 年 10 月出第一版，
并荣获粤版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因很快售罄，1987年7月又重印
一次。

我知道广东不少出版人都
力捧越秀山的，比如著名作家、
出版家岑桑有次与我们聊起广
州的名胜，他对越秀山格外情深
义重。他说如果搞个群众性的
投票活动，让大家选一个建筑物

作为广州标记，五层楼、五羊塑
像肯定票数不低。试问没到过
大雁塔，能算到过西安吗？没到
过灵隐寺，能算到过杭州吗？没
到过镇海楼也不能算到过广
州。为此岑桑饱含激情，流泻而
出，写下《越秀层楼》，赞美五层
楼“是朝气、活力、芳菲与阳光
的组合；是新时代的几何图形与
尚未朦胧的历史梦境的叠印。
在这里，人工美与大自然魅力几
乎不露痕迹地融于一体了。”

我曾任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几年，一些外地来的作家办完
公事后我们带他们到景点转一
转。有次，著名女作家、《人到
中年》的作者谌容来我社，当
时我社在大沙头。午餐时间便
带她到“掩红露绿垂柳枝、东
湖春晓漾遐思”的东湖公园转
转。她随口问道：“广州最大
最美的公园是哪一个？”我们
不约而同答道：“是越秀山公
园，它不但湖光山色，而且是
发思古之幽情之地呀。可惜您
已买了机票，只能下次了。”

谌容的问话提示了我，以后
有外地作家来，只要可能，都带
他们去越秀山游玩。有次陪几
位上海来的作家到越秀山，当走
到木壳岗时，他们看到高达十余
米的五羊石雕像时格外兴奋，我
介绍：光是主羊头部的一块石材
就两吨重，那两米长的羊角，也
一千多斤呢。造型优美、栩栩如
生的五只石羊令他们留恋不舍，
纷纷拍照。其中一位长相秀丽
的女诗人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啊！我们沿着当年仙羊的足
迹，寻回历史抖落的珍珠，献给
热爱南粤大地的人……”

又有一次，带几位湖北作家
参观五层楼，他们俯瞰羊城，近
瞻远眺，白云珠水如絮如带，大
家喜形于色。一位老作家感慨
地说：岳阳楼因有范仲淹、黄鹤
楼因有崔颢而闻名中外，镇海楼
有何诗人捧呀？我们说：历代有
不少诗人捧过镇海楼，如明朝区
大任写的“一望河山感慨中，苍
苍平楚入长空”，陈恭尹写的

“清樽须醉曲栏前，飞阁临秋一
浩然”，等等。但似乎影响力最
大还是眼前晚清重臣彭玉麟这
副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
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
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
英雄。”他们纷纷点头称是。

曾 定 夷 不 幸 英 年 早 逝 ，
1988 年社长任命我接文化编
辑室主任，当我看到定夷遗下
的编越秀山书稿时感慨万千。
三年后，我调任副社长，凡是
出版越秀山的书文均大力支
持，因为在我心中，越秀山永
远放在头条！

它描写了老鹤自北向南腾起飞去，方向恰好是海幢
寺，而诗人相信它能把观音山上的钟声带往海幢寺去

清代人晚望下的广州 □杨星丽

谌容的问话提示了我，以后有外地作家
来，只要可能，都带他们去越秀山游玩

把越秀山放在头条
□陈锡忠

珠水辽阔却静水深流，黄埔人勤
劳务实又低调

禾秆冚珍珠
□孙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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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桃花便过年（国画） □刘斯奋


